Some comments on the reason of HAN Yu ' s taking sulphur by 王鹭鹏
第 21卷第 1期 周口师范学院学报 2004年 1月
Vol.21 No.1 Journal of Zhoukou Teachers College Jan.2004
韩愈服硫磺辩  
王鹭鹏
(厦门大学中文系 , 福建 厦门 36100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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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Affected by the social customs of Tang Dynasty ,Han Yu also took sulphur , aiming at curing clisease to keep
health but not fo r sex.Mure over , he did it in hope of setting descendants.Considering the relative records in the medical sci-
ence at the time and the information revealed in his words , w e can draw the above conclutions uieh acknowlegement that his
motive primauy roo ted in his cife o xperiences and disfortune of his close friends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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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韩愈服硫磺一事历来争讼不已 , 考其原由 ,始作俑者为
白居易。白居易在他的一首诗《思旧》中写到:“闲日一思旧 ,
旧游如日前。再思今何在? 零落归下泉。退之服硫磺 , 一病
迄不全。微之炼秋石 ,未老身溘然。杜子得丹诀 , 终日断腥
膻。崔君夸药力 , 经冬不衣棉。或疾或暴夭。唯余不服食 ,
老命反迟延。”




硫磺末搅粥饮啖鸡男 , 不使交 , 千日烹疱 , 名火灵库 , 公间日
进一只焉。始亦见功 , 终致绝命。” [ 2] (卷1 , P1047-8 75)宋人葛立
方也主此说[ 2] (卷6 , P1479-122)。这一公案 , 没有确凿的证据存
在 ,终难定谳。众说纷呈。 方崧卿 、钱大昕等人认为陶葛之
说是“文人乐闻邪说 , 以诬谤前贤” [ 3] (卷16 , P382)。认为“退之”
是卫中立 ,“其字与昌黎同耳” 。又有前贤如陈寅恪 , 力驳卫
中立之说 ,认为此“退之”就是韩愈本人[ 4] (P327)。邓潭洲则认
为韩愈服硫磺是出自于疗病需要[ 5] (P10)。惜乎其语焉不详。
本文也主此说 ,不过添加旁证 , 再加一些合理的推论 , 不敢专
美于己 ,且待同好指正。
韩愈服食硫磺 ,服的是药 , 还是丹 ,区别重大。 服药是一
种医疗行为 ,而服丹却与道教信仰有关 ,这关系到对韩愈排
斥佛老立场的判断。但这个问题比较复杂。韩愈所处的唐





疟鬼》里说到的:“医师加百毒 , 薰灌无停机。灸师施艾炷 ,酷
若猎货围。诅师毒口牙 , 舌作霹雳飞。 符师弄刀笔 , 丹墨交
横挥” , 便是当时治疗过程中道教行为和医疗行为结合在一
起的情况的写实[ 1] (卷342 , P3835)。而韩愈所服食的硫磺既是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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帝 ,宪宗 、穆宗 、敬宗 、武宗 、宣宗等的死亡与这种风气有关。
可是唐代的道教界却有不同的观点。唐代的人们通过道教
修炼得道长生可以有很多方法:有炼气 、导引 、辟谷 、外丹 、内




宫廷所尊崇的道士中有很多人反对外丹修炼 , 如刘知古 、罗
公远 、张果 、司马承祯等。他们都主张内丹修炼 ,即把人体当
作炉鼎 ,以精 、气 、神为对象 , 通过自我修炼使精 、气 、神在体
内形成“类如鸡子”的内丹而达到修炼的目的。中唐正是道




邈在长期的实践中就认为“神仙之道难至 , 养性之术易从” ,
并进一步主张炼丹不能“趋利世间之意” , 而要“救疾济危
也” , 从而把道教炼丹术动虚幻的目标引向现实 ,促进了炼丹
术与医学的结合[ 6] (卷640 , P6462)。服丹的士大夫们忽视这些声
音导致了许多悲剧。韩愈讥讽他们“不信常道而务鬼怪 , 临




辞了[ 6] (卷564 , P5710)。而随后不久 ,在返京的路上 , 他又向周君
巢讨要“金丹” [ 1] (卷344 , P3862)。这两则材料看似龃龉 , 难以互
通, 其实一拒一索 ,正好表明韩愈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。
服药的行为也十分普遍。合门大小多有灾病 ,一到行役
贬谪时更难有医生随扈 , 唐代的士大夫们就不免读点医书 ,
按方抓药 ,自己动手丰衣足食。韩愈自己就说过他的兄长韩
会“某伯兄德行高 , 晓方药 , 食必视《本草》 , 年止于四十
二” [ 6] (卷640 , P6462)。他给朋友写信也劝人“ 亲近药物方书 , 动




来垂三十年 ,其术足以自卫 , 或行乎门内 , 疾辄良已 , 家之婴
儿未尝谐医门求治者” [ 6] (卷604 , P6 100)。在现在的医疗水平和
生活条件下 ,要做到“或行乎门内 , 疾辄良已 , 家之婴儿未尝
谐医门求治者”尚且不易 , 当时的刘禹锡要做到这一点 , 其医
疗水平之高 ,可以想见。在同一文章里 , 刘禹锡还说到自己
从小体弱多病 ,不堪其病痛 , 于是“医号富于术者 , 借其书伏
读之 ,得小品方 , 于群方为最古 ,又得药对 , 知本草之所自出 ,
考素问。识荣卫。经络……”又说“常思世人居平不读一方 ,
病则委千金于庸夫之手 , 至于甚殆……”刘禹锡平居还好借
药论事 ,如《口兵戒》里说“五认之伤 , 药之可平。一言成 , 智
不能明” [ 6] (卷608 , P6144),《学阮公体三首》里说“百胜难虑敌 , 三
折乃良医 , 人生不失意 , 焉能慕已知” [ 1] (卷354 , P39), 《偶作二




养之中 ,所以在他的生活里 , 药书方药随处可见。如《夏日闲
居》写到“间对临书案 , 看移晒药床” [ 1] (卷384 , P4315);《卧疾》里
写到“身病多思虑 , 亦读神农经” [ 1] (卷383 , P4295)。他的诗集里
还多处谈到采药 、制药等的活动。而韩愈对张籍一直是很关
心的 ,谈论张籍的病情时 , 顺带地了解一下其他情况 , 说说自
己的麻烦事 ,也在人情之中。他们这些人在一起 , 也并不总






何晏首先服用 ,同时的管辂说他 , 魂不守宅 , 血不华色 , 精爽
烟浮 ,容若槁木 , 谓之鬼幽 , 可见他伤于酒色的严重程度 , 想
是有“房室之劳” , 而“五石散” 作为强壮剂的功用也大概在
此。唐代死于服丹的各位皇帝也属此种情况。 最典型的应
属宣帝。据说宣帝“竟饵太医李玄伯所制长生药 , 病渴且中
燥 ,疽发背而崩” [ 7] (P248)。而《东观奏记》却这样记载 , 说李玄
伯先买了个绝色女子供奉于家中 , 后进献给宣宗。宠冠六
宫 , 他于 是就 烧伏 火丹 砂 进之 , 以市 恩泽 , 致 上疮
疾[ 8] (卷下 , P710)。冰山的一角既然漏了出来 ,唐代的士大夫服
食这些东西的真实意图就可想而知。据隋时巢元方的《诸病
源候论》里的记载 , 初食少量“五石散”能加强消化机能和改
进血象和营养状况 , 即“人进食多”和“气下颜色和悦” , 但同
时也伴有“头 、面 、身瘙痒” ,“策策恶风”和“厌厌欲寐” 的情




冷 ,举措轻便 , 复耐寒暑 ,不著诸病” 。然后说“三十以上可服
石服 ,五十以上三年可服一剂 ,六十以上二年可服一剂。七
十以上一年可服一剂” [ 2] (卷13 , P735-753)。 当时专家的意见如
此 ,韩愈服食一点这种药物的可能性就很大。这种情形就如
食用河豚 , 不知者闻而生畏 , 乱食则毙命 , 而知者自视为美
味。韩愈临死之前的症状无服食中毒的现象并不能说他没
有服食这些药物 ,他控制得很好 , 没出什么大问题。此类例
子也还有一些 ,白居易也炼丹服丹 , 但他没因此丧命。
韩愈身体并不好 ,早衰。症候之一是牙齿掉的早 , 掉的
多。他大概 35-36 岁的样子就开始掉牙齿 , 一开始他并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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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白居易、柳宗元也有类似的情况 ,见孙昌武《道教与唐代文学》中的相关考证。
在意 ,可是掉得多了就不行了。他在贞元十九年 , 即 36 岁那
年写了一首诗《落齿》专门说了这个事情 ,里面说“倘常岁一
落 ,自足支两纪” [ 6] (卷339 , P3801), 此时他已掉了十几颗牙齿了。
症候之二是头发早白 ,视力严重下降。他在《祭十二郎文》里
说“吾年未四十 , 而视茫茫 ,而发苍苍 , 而齿牙动摇。”又说“吾
自今年来 ,苍苍者或化而为白矣 , 动摇者或脱而落矣 , 毛血日
益衰 ,气志日益微” [ 2] (卷568 , P5744)。韩愈还时常觉得冷。我们
看看他在《苦寒诗》里对寒冷的描绘就可以知道寒冷给他造
成的深刻印象 ,这种寒气在他的其他诗中也经常感受得到。
他的心气比较弱 ,易于悲恐 , 所以怀旧感伤的东西他写起来











他的好朋友孟郊老年无子 , 每诞每丧 , 他曾经安慰他写
到“东野连产三子 , 不数日辄失之 ,几老 , 念无后以悲 , 其友人
昌黎韩愈 ,惧其伤也 , 推天假其命以喻之” [ 1] (卷339 , P3799)。
柳宗元也是韩愈的好朋友 ,柳宗元也有和孟郊一样的命
运。在《寄许京兆孟容书》这篇文章里柳宗元写到:“宗元于
众党人中 ,罪状最甚。神理降罚 , 又不能即死。犹对人言语 ,
求食自活 ,迷不知耻。日复一日。然亦有大故。自以得姓来
二千五百年 ,代为冢嗣。今抱非常之罪 , 居夷獠之乡 , 卑湿昏
雾 ,恐一日填委沟壑 , 旷坠先绪 , 以是怛然痛恨 , 心肠沸热。
茕茕孑立 ,未有子息。荒陬中少士人子女 , 无与为婚 , 世亦不
肯与罪大者亲昵 ,以是嗣续之重 , 不绝如缕。每当春秋时飧 ,
孑立捧奠 ,顾眄无后继者 , 懔凛然。唏嘘惴惕 , 恐此事便已 ,
催心伤骨 ,若受锋刀。” [ 6] (卷573 , P5789)在《与杨京兆凭书》里又
有“独恨不幸获托姻好 , 而早凋落 , 寡居十余年。尝有一男
子 ,然无一日之命 , 至今无以托嗣续 ,恨痛常在心目。孟子称
`不孝有三 , 无后为大' 。今之汲汲于世者 , 惟惧此而已矣!
天若不弃先君之德 ,使有世嗣 , 或者犹望延寿命 ,以及大宥 ,
得归乡闾 ,立家室 , 则子道毕矣” [ 6] (卷573 , P5792)。长期以来求
嗣不得是造成柳宗元心境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 ,对此 , 韩愈
应当有所了解。
韩愈的另一个朋友萧存也遇到了这个情况 ,韩愈为此也
不少感慨“中郎有女能传业 , 伯道无儿可保家 ,偶到匡山曾住
处 ,几行衰泪落烟霞” [ 1] 卷344 , P3861)。
韩愈自己也一门孤弱 , 人丁稀少 , 其少时的坎坷经历与
此不无关系。《祭十二郎文》他回忆了这个情况:“吾上有三
兄 ,皆不幸早世 , 承先人后者 , 在孙惟汝 , 在子惟吾;两世一
身 ,形单影只。嫂常抚汝指吾而言曰:̀韩氏两世 , 惟此而







欢心。陈寅恪先生“当时士大夫为声色所累 , 即自号超脱 ,亦




。陶谷的记载 , 孙昌武先生认为“这是小说家言 ,不
足致信 ,但反映的社会现象当是真实的 ,而且韩愈家确实蓄
养女乐 ,他又确实以服硫磺而殒命” [ 9] (P83)。“小说家言 , 不
足致信”不知确指谓何 , 如果是指“故事服食。用硫磺末搅粥
饮啖鸡男 ,不使交 , 千日烹疱 ,名火灵库 ,公间日进一只焉” ,
则闽南一带尚有遗俗可供商量 ,方法也大类与此 , 男子 16 周
岁近前 ,食用未交之鸡男 ,取冠角已长成而尚未啼鸣者拌以
田七 , 可以助情 , 又可祛伤。 而《外台秘要》有方“取朱砂细
研 ,搜饭令朱(砂)多 , 以雄鸡一只先饿二日后以朱(砂)饭饲
之 ,着鸡于板上收取粪 , 曝燥为末温清酒服一鸡 , 少更饲一
鸡 ,取足服之 , 俟愈即止” [ 2] (卷4 , P734-441)。由此观之 , 韩愈这
种服用方法有医学根据 , 陶谷的材料来源就值得关注 , 未必
就是毫无根据的造谣。硫磺还有其他的药用价值。《备急千




风湿诸病无不治之方” [ 2] (卷62 , P735-374);《肘后备急方》里有
“硫 磺 丸至 热 治 人 之 大 冷夏 月 温 饮 食 不解 衣 者”
方[ 2] (卷4 , P734-441)。“博济方治阴阳二毒伤寒” 也用了硫
磺[ 2] (卷2 , P734-399)。还有一些常见的治疗外疮和妇科病的方
子。这些含有硫磺的药方都是韩愈生活的时代所使用的。
服用硫磺有很多的理由 ,延嗣 、疗补 、祛病 、长生。为什么
白居易断定韩愈就是服食长生 , 大概是白居易由己度人 ,想当
然的结果。而后人又附之以好色强壮 、粉白黛绿。韩愈于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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